
2011年12月20日 星期二 统筹 曹杰 编辑 张柳 校对 薛梅 版式 王小羽

回到家中没水喝
前夫施暴酿命案
□晚报记者 鲁燕

回家到厨房没找着水喝，林飞开始大
骂前妻王丽（两人住在一起，未复婚）。

前妻知道他的脾气，回了一句，便回
自己的房间准备休息。然而林飞踹开房
门，实施家暴，最终将前妻打死。

两人的儿子主动要求警方严惩自己
的父亲，在递交的材料中写道：“爸爸的行
为灭绝人性、惨无人道。”

一碗开水引发家暴

1999年，王丽、林飞离婚，王丽独自抚
养两个年幼的儿子。

林飞再婚后又离了，这期间他换了多
份工作，生活的不如意让他的脾气渐涨。

两人的儿子长大成人后挣钱在郑州
买了房，与妈妈王丽一起生活。看到爸爸
生活艰难，两个儿子就让爸爸也搬来一起
住。

虽然住在一起，但林飞和王丽平时互
不理睬。

案发当晚，林飞在家喝了点酒后，到
厨房找水喝。

“她也在厨房，我看见热水壶里没有
热水，生气骂了她一句，她回了我一句后
进了自己屋。”

林飞说，他有些恼火，就踹开王丽的
房门，两人开始厮打起来。

王丽逃到大儿子的房间后抓住一个
铁制衣架试图反抗，被林飞一把夺了过
来，当做施暴工具。

“我当时就是想着多打几下出气，具
体打到什么位置、打了多少下、打了多长
时间记不清了。”

直至看到地上到处都是血，林飞才感
到害怕，他慌忙报警。

两儿子眼中的爸爸：
大男子主义严重

面对民警，林飞的两个儿子都说，妈
妈平时老实本分，性情随和，而爸爸林飞

“性情暴躁，武断专行，大男子主义心态比
较严重，酗酒，平时不爱与人交流”。

两人长期感情不和，没有交流，内心
比较苦闷，加上生活上的种种不如意，情
感比较压抑。

两个儿子说：“在与妈妈发生冲突后，
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才对妈妈大打出
手。”

据法医鉴定，王丽系钝性物体打击头
面部致颅脑损伤合并失血性休克死亡。

从尸检情况看，王丽头面部大范围皮
下出血，头部发际内创口达 11处之多，部
分头皮剥落。

两儿子请求严惩爸爸

说到爸爸，林飞的两个儿子非常悲
痛，他们写了要求严惩林飞的书面材料递
交给警方。

他们写道：“爸爸的行为灭绝人性、惨
无人道，我们作为死者的亲属强烈要求司
法机关从重从严判处这个毫无人性的、畜
生都不如的东西。杀人偿命，判处极刑，
立即执行。”

目前林飞由管城区检察院批准逮
捕。（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线索提供 王伶俐

“成都民间打假第一人”涉嫌敲诈勒索 一审被判有期徒刑7年
本地商家来电爆料亲身经历

外地“调查公司”来郑“维权”
收了2万赞助费，再不提投诉的事
受害人保守估计，这家公司一年敛财数十万

12月6日，本报A22版曾报道“成都民间打假第一人”刘江涉嫌敲诈勒索300多家电视台，在重庆受审一事。12月
15日，重庆市万州区法院一审判决：刘江的行为已构成敲诈勒索罪，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

连日来，我市不少商家、企业向晚报反映：郑州也有这种人。他们打着“维权举报”的旗号，四处向企业敲诈勒
索。直到商家要求“私了”、付了钱，他们才会停止投诉。

有商家透露，有的敲诈团伙一年就非法敛财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元。 晚报记者 吴泳 李丽君

12月15日，重庆市万州区法院一审判决：刘江（本名黄勇）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威胁手
段强索钱财，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敲诈勒索罪，判处刘江有期徒刑7年。

同案的胡海天被判有期徒刑4年，莫天和被判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
据万州区检察院指控，2008年6月，被告人刘江招募了胡海天、莫天和等人为员工，多次以投诉

医疗广告夸大宣传为由，对全国数百家电视台进行敲诈勒索（详见本报12月6日A22版）。
法院判决书列举了各省电视台相关部门和人员的证言和被勒索金额。其中山东省遭勒索金额

最多，达106万余元。
万州区法院宣布，经审理查明，刘江等人通过共向全国数百家电视台敲诈勒索，涉案金额230多

万元。目前，警方已发还相关电视台29万多元。
12月1日开始的庭审中，刘江及其辩护人认为，刘是为了正义打假并进行索赔，且在举报过程中

没有威胁，因此其行为不构成敲诈勒索。
法院判决后，刘江已正式委托律师，择日向重庆市第二中级法院提起上诉。

事件回顾

“成都民
间打假第一
人”被控敲
诈勒索

连日来，本报从接到的多家商家企业和
广告公司的反映中获知，有些“职业打假人”
一年敲诈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元。

杨先生是我市金水区一家医药公司办公
室负责人。昨日上午，他向本报反映，类似刘江
这样的人，他们公司今年碰到了不下3次，每次
对方都索要数万元甚至10万元“解决费用”。

杨先生拿着材料介绍，今年 10月，他们
接到工商部门的调查处理通知。原来，外地
一家“商务调查公司”在郑工作人员李先生投

诉称，杨先生所在公司在今年 9、10月份，在
我市一些媒体刊登、播放了医药广告。

李先生购买了一盒广告中的药品，其向
工商部门投诉说，这种药品的广告存在夸大
疗效等问题。

杨先生说，公司原想通过正规途径解决
此事，该处罚的接受处罚，该赔偿的对消费者
依法赔偿。但他们根据投诉材料和李先生联
系后，李先生以所在公司为名索要“赞助费”4
万元，否则他们会不停向上级部门投诉。

因害怕此事对公司和产品形象造成恶劣
影响，杨先生所在公司最终支付了“赞助费”2
万元。李先生随即撤诉，并保证不再找麻烦。

杨先生说，仅他知道的，李先生今年还向
我市一家媒体敲诈勒索6万元。他所在的公
司，专门找医药、家电、酒水等企业广告的漏
洞，并经常对河北、山东、湖北多家企业和电
视台进行敲诈勒索。

杨先生说，根据受害人的保守估计，这家
公司一年就非法敛财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元。

“打假公司”一年敛财数十万

刘江一审被判刑的消息传出后，晚报接
到我市商家的投诉：郑州也有类似的不法分

子，他们打着“维权投诉”的旗号四处敲诈。
在二七广场一家卖场的公关部，工作人

员赵先生拿出一份投诉材料。今年 9月，他
们就遭遇一次“维权”，被敲诈1万余元。

商家接受处理 “维权者”还在告
赵先生说，9月初，卖场为了促销，在本

地多家媒体打出了家电产品优惠广告。因同
行竞争激烈，为吸引顾客、突出自己的特点，
他们在广告中打出“进店最低价”“买一送一”
等字样。

9月中旬，卖场突然接到所在区工商局
的通知，说本市的张先生正四处投诉他们，工
商部门已立案调查。

张先生将该商家的广告复印或刻录成光
盘，多次向区、市工商局投诉。他的投诉材料
说，赵先生所在的商家刊登夸张不实广告，违
犯了国家《广告法》等相关法规，要求工商部
门进行处罚。

赵先生和企业相关人员有些莫名其
妙，他们既没有卖假货，也没对商品进行虚
假宣传。

仔细研究自己的广告后，他们才发现：广
告确实没有大问题，但里面使用了“最低价”
等禁用字眼。

赵先生说，既然犯了错误，他们就实
事求是接受工商部门处罚。但没料到的
是，商家正依法接受处理期间，张先生等
人仍不停向上级工商部门、市政府有关部
门投诉。

因为不想让事态恶化，也不想让此事对企
业的负面影响继续扩大，赵先生按投诉材料上
的联系方式找到了张先生，希望协商一下。

没想商谈中，张先生说了真话：如果卖场
给他2万元，他就从工商部门撤诉，并不再投
诉。

赵先生等人很无奈，讨价还价之后，为了

不让负面影响扩大，他们不得已给了张先生1
万元。张先生果然立即撤诉，不再“维权”。

“这分明就是敲诈嘛！”
赵先生说，他们的广告用语确实存在少

数不当。但如果张先生因此受到误导或欺
骗，造成了损失，完全可以直接找他们索赔，或
通过工商、消协协调索赔。

可张先生却不是奔着解决问题而来，而是
以四处投诉相要挟，向他们索取大额金钱。

“这几个月，我们调查得知，他是个老手。”
赵先生说，同行的很多商家向他们透露：受害
的远不止他们一家。

张先生“专吃这一路”，从2005年以来，屡
屡用类似手段对本地多家商家企业进行敲诈。

市工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郑州有五六
个职业打假人的名字，他在工作中经常遇
到。

“光我今天就批了4个，举报信上写着这
是第几次举报，如果你们不作为，我们将连
你们一起告，如何如何，等等。现在又有新
的举报人举报医院。”

该负责人说，作为行政执法部门，工商
局每次接到举报都会按照职责处理，分到辖

区工商所到被举报的地方进行检查，如果检
查属实，就对相关公司进行处罚；如果不实
他们就回去给举报者回复。

“至于举报者是否敲诈，这个我们也没
法判断。前一段电台的人也来投诉，说有个
职业打假人敲诈他们，我只能建议他们报
案，涉及违法的，应该是法院对这一类问题
作出处理。”

“最近法院也跟我们在一起讨论，这些

恶意以‘维权’来获取钱财的人怎么办。作
为工商部门，我们只能依照我们的职责行
事。刘江这个案子，判他有罪就说明他有
罪，这个案件对职业举报会有一定影响。”

该负责人说，刘江案的宣判会使今后的
举报行业规范一些，而举报行业的存在对承
诺“假一赔十”这样的商家是一种监督。“经
济秩序规范了也是好事，但是你的行为也要
规范。”


